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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論文旨在藉著比較劉禹錫與白居易的起落際遇和詩藝發展，來呈現二者

詩作的特質。 
這兩位中唐大家有其個別的養成背景和政治上的遭遇，他們對其時代的觀察

和感受，也因之各有不同。 
不過，後來二人之間卻一直靈犀相通，精神上非常投契；而他們深固的友誼，

更常與其詩藝創作互動互染，令人神往。 
 

關鍵詞：劉禹錫、白居易、唐詩、劉白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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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宗大曆年間，盛唐以來的重要詩人相繼去世，而中唐的代表詩人們陸續出

生；經過二十多年的淬鍊之後，才登上詩壇。所以從大曆初到德宗貞元的二十多

年間，是唐詩發展較晦暗的時期。成長過程飽經戰亂之苦的中唐詩人們，如何在

詩歌發展過程幾乎面臨一段真空之後，一方面能承繼起盛唐的昂揚氣象，一方面

又能開創出自己的時代風格，一直是唐詩研究者注目的一個焦點。 
在中唐詩的發展、特色、價值、影響等方面，都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尤其是

對元和詩的研究，成績更是斐然可觀。可惜這些論述，大多著眼於時代對詩人影

響的共相。其實不同的詩人，雖然共同經歷了同時代的許多重大事件，但是他們

對同樣的社會現狀、同樣的歷史事件所持的態度，也會因著不同的家世背景、不

同的養成教育、不同的政治升遷、不同的居住環境，而產生顯著的區別。 
劉禹錫與白居易這兩位詩人，便是最好的例子。代宗大曆七年（西元七七二

年），詩歌理論家元結過世，劉禹錫與白居易也在這一年誕生。唐武宗會昌二年

七月（西元八四二年），劉禹錫卒於洛陽，享年七十一歲；會昌六年八月（西元

八四六年），白居易亦卒於洛陽，享年七十五歲。劉、白二位詩人一生中竟有七

十一年的歲月是重疊的，他們共同經歷了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

文宗和武宗等八位皇帝。他們成長的環境都是德宗在政策失敗後，完全不敢有所

作為的保守年代。皇帝對藩鎮一味姑息縱容，坐視他們聚斂無度，朝廷官吏則茍

且因循，釀成一個政治升遷管道停滯不公、政府對百姓剝奪侵擾的紊亂時代1。

他們都是二十幾歲參加科舉，擢進士第，又應吏部試連登三科後進入仕途。他們

從政時間皆始於貞元時期，而且都是先做幾年地方小官，再陞任朝官。如劉禹錫

於貞元十一年（西元七九五年）為太子校書，此後入徐泗濠節度使杜佑幕下掌書

記，又調補京兆渭南縣主簿，至貞元十九年（西元八０三年）晉為監察御史；白

居易於貞元二十年（西元八０四年）為校書郎，後歷任盩厔尉、進士攷官、翰林

學士，至元和三年（西元八０八年）任制策攷官、左拾遺，並依前充翰林學士。

他們都有連續被貶謫的經驗，如唐德宗貞元二十一年（西元八０五年）九月劉禹

                                                 
1 元稹在〈敘詩寄樂天〉一文中說：時貞元十年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理務因人，最不欲文法

吏生天下罪過。外聞節將動十餘年不許朝覲，死於其地不易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

喪負眾，橫相賊殺，先變駱驛，使者迭窺。頃以狀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亂，亂眾寧附，

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援者亦十四五。由是

諸侯自為旨意，有羅列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省寺符篆固几閣，其者礙詔旨，

視一境如一室，不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數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

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陸腴沃以鄉里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宦以謹慎不

言為樸雅，以時進者，不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五仰塞。禁省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

大帥，乘聲相扇，延及老佛，土木妖熾，習俗不怪。上不欲今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

幣帛以易餅餌，吏緣其端，剽奪百貨，勢不可禁。」 見《元稹集》卷三十、三五一～三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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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貶連州刺史，十一月旋即再貶為朗州司馬，而白居易在唐憲宗元和十年（西元

八一五年）八月，先貶刺史，後王涯復論不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他們都有將

與好友酬唱之作編成集子的習慣；如劉禹錫將其與李德裕唱和詩篇，編成《吳蜀

集》一卷，並作《吳蜀集引》，又將其與令狐楚唱和詩篇編成《彭陽唱和集》；而

白居易續元稹之《因繼集》，將兩人唱和之作編成詩二卷補上，並作《因繼集重

序》，又將其與劉禹錫唱和之作，編為《劉白唱和集》2。他們都曾在長安、四川、

蘇州、洛陽擔任官職，並居住過一段時間的經歷。 
即使劉禹錫與白居易的一生，存在著這麼多相同的特點，但兩人的生活經驗

及生命情調仍是差異甚大；這是本文將要討論的重點。 

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的青年時期 

根據《舊唐書‧劉禹錫傳》所載，劉禹錫是「彭城人，祖雲，父漵，仕歷州

縣令佐，世以儒學稱」（卷一六０、頁四二一０），而劉禹錫自撰的《子劉子自傳》

中則說「其先漢景帝賈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為中山人。……七代

祖亮，事北朝為冀州刺史敬騎常侍，遇遷都洛陽，為北部都昌里人，世為儒而

仕。……曾祖凱，官至博州刺史，祖鍠，……殿中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緯

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亂，舉族東遷，……為淮西從事，本府就加

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埇橋」。《子劉子自傳》中所說系出漢中山靖王之後，

學者多認為是依託；可以確定的是劉禹錫家族確係北朝後期新興的虜姓士族。「世

以儒學稱」、「世為儒而仕」是魏晉以來先世以軍功起家、後裔轉以儒學見稱的士

族發展的一種規律3。劉禹錫的父親因避安史之亂，遷居蘇州，劉禹錫便是出生

於嘉興縣4，一直到十九歲才北游長安。 
至於白居易家族，則可說是標準的下級官吏家庭，雖然白居易曾明確表示其

先世為北齊五兵尚書白建，但陳寅恪先生在〈白樂天之先祖及後嗣〉一文，已推

翻這樣的說法，認為純屬依託。白居易的家世，可以確實知曉的是曾祖白溫，官

檢校都官郎中。祖父白鍠，自幼好學，善於文章，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十七

歲明經及第，官至河南府鞏縣令。父白季庚，天寶末明經及第，因建中年間藩鎮

大亂之際，在徐州彭城令任上立功，所以以州別駕的身分知州事，卒於襄州別駕

                                                                                                                                            
頁，漢京文化公司。 

2 如果以詩集編成的時間為次序的話，其先後分別為唐文宗大和二年（西元八二八年)的續《因

繼集》；大和三年（西元八二九年)的《劉白唱和集》；大和六年（西元八三二年)的《吳蜀集》

及大和七年（西元八三三年)的《彭陽唱和集》。 
3 以上論證可以參考黃永年〈所謂永貞革新〉一文，收於《唐代史事考釋》，頁三八三～三八四，

聯經。 
4 劉禹錫〈送斐處士應制舉〉詩「憶得童年識君處，嘉禾（即嘉興)驛後聯牆住。垂鉤釣得王餘

魚，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想看一笑且開顏。」見《全唐詩》卷三五六，頁三九

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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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上。白居易未仕之前的經歷，《新、舊唐書》均無具體記載，許大暢先生〈白

居易未仕前經歷淺探〉一文，針對朱金城先生《白居易年譜》的錯誤，指出白居

易根本不曾長期流落江南，而是住在秦楚之間的魯地徐州。他在十四歲那年冬自

符離起程，立春後入越，十五歲春游蘇州、杭州，九月西歸5。 
出生於胡人血統並成長於江南的劉禹錫，與出生於漢人血統且成長於北方的

白居易，在青少年時期刻苦學習的態度上，卻是相當一致的。劉禹錫在〈遊桃源

一百韻〉中回憶道：「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九流宗指歸，百氏旁捃摭。」6

「九流」、「百氏」包括大量書籍，不下相當的功夫是絕對讀不完的。而白居易在

〈與元九書〉一文也描述：「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不遑寑息矣，以至於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雖然唐代取士，本來就重視儒學與詩賦的習作，但劉禹錫顯然在儒學的學習

上，表現出比白居易更強烈的意願與興趣。《唐語林》卷二、一九九條「劉禹錫

云：與柳八、韓七詣施士聽《毛詩》」；二二０條「劉禹錫曰：《春秋》稱『趙

盾以八百乘』。凡帥能約『以』，由也，由趙盾也」；二二一條「又曰：王莽以羲

和為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亹，皆知陰

陽術數也」7。這些記載充分說明了劉禹錫在經學上的造詣；所以呂正惠先生說： 
 

劉、柳等人參與王、韋集團，值得重視的不只是他們以一個文人小團

體加入一個大規模的政治活動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具有共同的

思想基礎。據《唐語林》所載，劉禹錫、柳宗元、韓泰曾連視袂拜訪

施士，聽施氏講《毛詩》，其時間應在貞元十八年年底之前。似乎

他們對經學頗有興趣。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劉、柳集團跟陸質（陸

淳）春秋學的關係。陸質春秋學承自啖助、趙匡，開兩宗疑經及會通

三傳說《春秋》的風氣，在唐宋經學史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可

                                                 
5 見《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三年第三期，頁六三～六八。 
6 見《全唐詩》卷三五五，頁三九八０。 
7 見《唐語林校證》上冊，頁一二七～一四０，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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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陸氏是劉、柳、呂溫等人思想上的導師。8 

 

清人沈德潛在《說詩晬語》中表示「大曆十子後，劉夢得骨幹氣魄又似高於隨州

（劉長卿）。人與樂天並稱，緣劉、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淺易，未可同日語也」9。

沈德潛特別稱讚劉禹錫「骨幹氣魄」，實與他年輕時打下紮實的儒學思想基礎，

有密切的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青少年時期都在江南度過的劉禹錫，較北方的白居易生活安

定。以唐代詩人佔籍的資料分析，其中京畿道二二六人，京兆府佔一八六人；關

內道六人；都箴道二００人，河南府一二０人；河南道一五七人；河東道一四九

人，蒲州佔七九人；河北道二四五人；山南東道七七人；山南西道四人；隴右道

二七人；淮南道六０人；江南東道四０四人；江南西道一五九人；黔中道０人；

劍南道六六人；嶺南道二七人10。如果我們透過詩人佔籍數以為了解社會安定、

經濟繁榮與文化水平指標的話，不難發現北方籍詩人比例超出南方，而南方則相

對集中的是江南東西道。劉禹錫自幼活動的江南地帶，自六朝以來就是政治、文

化的中心和人才資源的中心。江南文化的發達，江南的富饒與安定，也許是劉禹

錫早於白居易登進士第的原因之一。 
劉禹錫在貞元九年（西元七九三年）登進士第，同年又登博學宏詞科，貞元

十一年（西元七九五年）應吏部取士科考試合格，授太子校書之職；此時劉禹錫

才二十四歲。出身於極重視儒學教育家庭的劉禹錫，並不甘於以文章家庭自居，

他的從政態度與思想觀點，顯然受當時從啖助、趙匡、陸質所倡導的不拘空名、

從宜救亂的經世儒學的強烈影響。劉禹錫主張不固守經典，不拘泥於物，因時制

宜，因事變化，忖之於心，於理無悖，將現實作為最主要的關懷對象；所以，重

視民生、關心民間疾苦並力求除弊安民，是劉禹錫積極追求的目標。為了使所學

的理論能與現實結合，劉禹錫參加王叔文集團，把握機會，改革政治。《舊唐書》

〈俱文珍傳〉敘述： 
 

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待病。美人受旨

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援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

韓瞱等圖議，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卷一

                                                 
8 見《元和詩人研究》，頁七八～七九，東吳博論。 
9 見《清詩話》，頁五四一。 
10
見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唐詩人佔籍考》，頁一三八～一七０，中國社科，一九九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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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清人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七四〈順宗紀所書善政〉條云： 

 

叔文之柄用，僅五六月耳，《舊書‧ 順宗記》所書善政，皆在此五六

月中。如二月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刺史。甲子，諸道除正敕率

稅外，諸色雜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三月庚午，出

宮女三百人於安國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於九仙門，召其親族

歸之。五月已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

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六月丙申，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諸

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除免。七月

丙子，贈故忠州別駕陸贄部尚書，謚曰宣。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為左敬

騎常侍。以上數事，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改革積弊。加惠

窮民，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 

 
王叔文主政的五六個月中，所有的政治措施都是針對當時客觀實際情況制定

的，對百姓有極大的好處；王叔文的施政理念與劉禹錫的思想主張契合，也難怪

劉禹錫會把自身的安危置之度外，全力以赴地在這場政治改革中發揮一己最大的

能力。 
當劉禹錫全心全力地投入「永貞革新」之時，白居易人也在長安，當著校書

郎的小官；因為官職太低，無緣參與此次改革，可是他當時也曾上書給宰相韋執

誼，提出一些政治建議。不久，「永貞革新」失敗，「二王八司馬」11遭到最嚴酷

的貶謫，劉禹錫被貶為朗州司馬，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整個事件對白居易的

                                                 
11
王叔文集團的主要人物為王叔文、王伾、韋執誼、韓泰、陳諫、柳宗元、劉禹錫、韓曄、凌準、

程異等，通稱「二王八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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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產生影響，從他的〈寄隱者〉一詩可知。 
 

賣葯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

欲別不敢往。私怪問道旁，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

祿厚食萬錢，思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

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全唐詩》卷四二四、頁四六六九）。 

 

該詩呈現出莫大的震驚，而革新失敗和革新者遭遇之悽慘，也在他心中留下了陰

影。 

與劉禹錫稍有不同，白居易入朝為左拾遺時，唐代的政局剛度過最紊亂、最

動盪的貞元、永貞時期，而進入較安定、較開明的元和時期。元和三年五月（西

元八０八年）到元和五年五月（西元八一０年）間白居易任左拾遺，屢陳時政，

不遺餘力。此外還透過元和三年完成的〈新樂府〉五十首，元和五年完成的〈秦

中吟〉十首，企圖利用文學創作達到政治的目的。白居易在〈新樂府序〉中說：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

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

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

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

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全唐詩》卷四二六、

頁四六八九）。 

 

同樣在〈秦中吟〉前也有小序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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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

〈秦中吟〉。（《全唐詩》卷四二五、頁四六七三）。 

 

後來白居易在〈傷唐衢〉一詩中，回憶擔任左拾遺期間的創作說：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

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全唐詩》卷四二四、頁四六六三） 

 

另外他在〈寄唐生〉一詩中也寫道： 

 

……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

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畫規。功高虞人箴，痛苦騷人

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

知，甘受時人嗤。……（《全唐詩》卷四二四、頁四六六三） 

 

由此可見白居易作諷喻詩的動機，非常鮮明，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說： 

 

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

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別憂勤，次

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白居易寫〈新樂府〉、〈秦中吟〉時，希望能藉著這些作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

以作為朝廷改革弊端的參考。年輕的白居易，知道自己「始得名於文章」的優勢，



皓首同歸兩心知－試論劉禹錫與白居易的際遇與詩藝 

 

63

充分利用文學創作為他的利器。如果說劉禹錫是以「儒學」來經世的話，那白居

易無疑的就是以「文學」來經世了。 

元和五年（西元八一０年）五月五日，白居易遷官京兆府戶曹參軍，元和六

年（西元八一一年）母陳氏卒，退居下邽，元和八年（西元八一三年）服除後仍

居下邽，直到元和九年冬（西元八一四年），召援太子左贊善大夫。好景不常的

是，到了元和十年六月（西元八一五年），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度遭平盧節

度使李師道勾結宦官，派中岳寺僧人圓淨行刺，武元衡當場身亡，裴度則受重傷。

對這樁重大事件，白居易即刻上疏請捕殺刺客，以肅法紀12。宰相以白居易乃東

宮之官不宜先臺諫言事，乃奏貶刺史，後追改江州司馬。 
武元衡被盜殺一事，劉禹錫、柳宗元都有作品討論，由〈代靖安佳人怨〉一

文可以看出劉禹錫對此事的看法。《全唐詩》卷三六五，在〈代靖安佳人怨〉詩

前有引：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

騎出里門。遇盜。薨於牆下。初公為郎。余為御史。繇是有舊故。今

守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為歌詩聲於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於

樂府云。 

 
原詩為：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

人。 

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流螢飛去

來。（頁四一二０） 

 

                                                 
12
白居易〈與楊虞卿書〉有云：「……去年六月，盜殺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發肉，所不

忍道，合朝震慄，不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來，未有此筆。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茍有所見，

雖畎畝皂隸之臣，不當默默。沅在班列，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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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兩首詩看來，表面上雖是憑弔武元衡，但實際上卻是有一種旁觀者幸災樂禍

的快意存在。劉禹錫謫居朗州之後得仕途不遂，與武元衡執政有密切的關係，也

難怪劉禹錫會在詩中表現出來。所以，劉、白二人對此事態度截然不同。 

劉禹錫之於順宗，白居易之於憲宗，都可以顯現兩人熱烈投身於政治的身

影。他們積極參政，言人之所不敢言，將中國知識分子對國家的責任表現到極致；

可是接踵而來的貶謫，使他們的生命形態在頃刻間產生逆轉。對中國古代的知識

分子而言，貶謫既意味著一種人格的蹂躪和自由的扼殺，又標誌著一種最沉重的

憂患和最高層次的生命體驗13。戴偉華先生在〈唐代文學研究中的文人空間排序〉

一文中說： 
 

文人的生存需要自己的空間，文人的生活變化也會時刻改變著自己的

生存空間，如文士受到貶謫，就頃刻間失去原有的空間序列，而會重

新建立一個空間組合。……因此，文人的空間組合並不是固定不變

的，當一個文人進入了新的空間排序，則意味著他原在的空間排序已

被改變，甚或被解析而喪失。也正因為如此，文人的空間聚合與分離

給文化帶來刺激，給文學發展帶來生機14。 

 

白居易在長安任官的幾年，劉禹錫一直謫居於朗州。《舊唐書》〈劉禹錫傳〉說：

「禹錫在朗州十年，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論謂：

「夢得佳詩，多在朗、連、夔、和詩作，主客以後，始事疏縱，其與白傅唱和著，

大多老人衰颯之音」。劉禹錫大部分的作品都寫於貶謫之間。貶謫的苦難改變了

詩人的生活，但對命運不屈不撓的反抗精神，又成了詩人最佳藝術創作的動力。

這些呈現頑強生命力的作品，常成為文學中的瑰寶。貶謫朗州的劉禹錫，將他滿

腔的憤懣，高度的自信與對現實的不妥協，化為一篇篇的諷喻詩。如〈聚蚊謠〉、

〈飛鳶操〉、〈有獺吟〉、〈昏鏡詞〉、〈百舌吟〉、〈鶗鳺吟〉等。其中〈聚蚊謠〉一

首把宦官、佞臣等趨炎附勢的小人比喻為蚊蟲，強烈地表示對他們的深惡痛絕，

詩云： 

 

                                                 
13
有關貶謫議題，可以參考尚永亮〈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論〉，文津，一九九三初。 

14
見《唐代文學研究叢稿》，頁四０，學生，一九九九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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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

來。喧騰鼓舞喜昏里，昧者不分聰或惑。露華滴瀝月上天，利嘴迎人

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

設幄潛匡床。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全唐詩》卷三五

六、頁四０００）。 

 

全詩用極為誇張的手法，描繪飛蚊的不可一世、神氣活現的神態；最後則低調道

出，它們的下場只配餵食丹鳥。在嬉笑怒罵中，全詩呈現深切的寓意。 

由此看來，劉禹錫與白居易都寫諷喻詩。劉禹錫在從政受挫的情況，借諷喻

詩來諷刺當時的政治，發洩個人的不滿情緒。白居易的諷喻詩則是直諫，把擔任

左拾遺的本分，透過詩歌來完成；所以白居易的諷喻詩有功利之用的目的。 

貳、衣帶漸寬、終究不悔的壯年時期 

劉禹錫所貶謫的朗州，即今日的湖南常德，恰巧是屈原當年流放所在，而劉

禹錫的住處，就在後人為紀念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旁。在這強大的氛圍影響下，

劉禹錫更在作品中表現對屈原的敬仰。在〈酬朗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

人舊居自懷之什時守吳郡〉中，劉禹錫說： 
 

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橘樹鷓鴣聲。一辭御苑青門去，十見蠻江白芷

生。……（《全唐詩》卷三五九、頁四０五四）。 

 

在這裏居住的十年間，劉禹錫看到了鄉民為紀念屈原而舉行的競渡活動；撫今追

昔，不由得感慨道：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從此

起。楊桴擊節雷閬閬，亂流齊盡聲轟然。蛟龍得雨鬣動，螮蝀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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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

銜枚顏色阻。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

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旅夾岸照蛟室，羅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

暮，招屈亭前水東注。（〈競渡曲〉見《全唐詩》卷三五六、頁四００

二）。 

 

熱烈的競渡氣氛，在繁華事散之後，更顯出孤寂的悲涼，而在這一片孤獨的情思

中，更深蘊著劉禹錫對屈原的追念；屈原「信而見疑，忠而被謗」的痛苦，使同

是淪落此天涯的劉禹錫，在身心各方面都染上屈原的色彩。如〈遊桃源一百韻〉

中寫道： 

 

……嘗聞履忠信，可以行蠻貊。自述希古心，忘恃千時畫。巧言忽成

錦，苦志徒食蘗。平地生峰巒，深心有柔戟。層波一震盪，弱植忽淪

溺。北諸弔靈均，長岑思亭伯。禍來昧歲兆，事去空歎息。……（《全

唐詩》卷三五五、頁三九八０）。 

 
朗州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樹，對劉禹錫而言，都負載著沉重的屈原精神；生

活在這樣的環境裡，詩人思左懷鄉的情緒，分外深刻。在〈題招隱寺〉詩中，他

寫道： 
 

……楚野花多思，南禽聲例哀。殷勤最高頂，閒即望鄉來。（《全唐詩》

卷三五八、頁四０四三）。 

 

南地的奇異風光，非但無法讓劉禹錫忘掉憂愁，反而更時時刺激著他，不得不憶

起他的逐客身分。〈酬端州吳大夫夜泊湘川見寄一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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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

深。（《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一八）。 

 

全詩把逐客的哀怨情緒，通過猿啼血、湘妃淚渲染到極致。〈採菱行〉一詩中也

說： 

……屈原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

三千里。（《全唐詩》卷三五六、頁四００七）。 

 

對於被貶謫的詩人來說，京城長安便成為無比懷念執著追尋的對象。〈謫居悼往〉

說： 

 

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

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哀仲卿泣。 

鬱鬱何鬱鬱，長安遠如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潘岳歲寒思，

屈平顏。殷勤望歸路，無雨即登山。（《全唐詩》卷三五五、頁三

九八四）。 

 

所謂「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對執著於理想、頑強對抗命運的詩

人來說，使他觸景生悲的楚地楚物，更激發了他那心懷宿昔典型、勇敢面對磨難

的悲劇精神；這種精神使劉禹錫的作品在生命層次的展現上，凸顯著更深刻的意

涵。 

在朗州生活十年之後的劉禹錫，除了在詩歌內容上受屈原影響外，就連詩歌

的創作動機與形式也都受到屈原的影響。如劉禹錫的名作《竹枝詞》九首，詩前

引曾記載：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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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

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昔屈

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歌舞之。

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

自焉。（《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一二）。 

 
〈竹枝詞〉這種模仿民歌音調而又似七絕形式的作品，在初、盛唐時代還未

曾出現過，可以說是劉禹錫獨創的表現方式。而作於長慶四年（西元八二四年）

的〈別夔州官吏〉一詩： 
 

三年楚國巴城守，一去揚州揚子津。青帳聯延喧驛步，白頭俯傴到江

濱。巫山暮色常含雨，峽水秋來不恐人。惟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

賽蠻神。（《全唐詩》卷三六一、頁四０八二）。 

 

內容更可以看出屈原對劉禹錫的影響是終其一生，而非僅止於朗州的十年。 

相對於劉禹錫之追隨屈原，被貶到江州的白居易，對屈原的態度卻相當保

留。〈詠懷〉一詩說： 
 

自從委順任浮沉，漸覺年多功用深。面上減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

心。妻兒不問唯耽酒，冠蓋皆慵只抱琴。長笑靈均不知命，江蘺叢畔

苦悲吟。（《全唐詩》卷四三九、頁四八八九）。 

 

在這首詩中，白居易明白表示不贊同屈原那種過於執著，以悲吟自苦的人生態

度。有時候白居易還會通過比較的方式，來表達他的政治認同。如〈讀史〉五首

中的第一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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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彿未忍決，繞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

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

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全唐詩》卷

四二五、頁四六七九）。 

 

又〈偶然〉詩亦云： 

 

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聖賈生賢，謫向長沙堪歎

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猶差忒。月離于畢合滂沱，有時不雨

何能測。（《全唐詩》卷四三九、頁四八九三）。 

 

號為「樂天」的白居易，自然不會選擇像屈原一般的「獨善」道路，而初、盛唐

詩人所推崇的賈誼，也不是白居易追效的對象。要超越屈原模式，要擺脫賈誼的

影響，要貼切自己的個性，要能瀟灑地解脫於現實，白居易選中了陶淵明。 

其實早在元和八年（西元八一三年）白居易丁母憂羈於下邽時，即創作了〈效

陶潛體詩十六首〉，詩前有序云：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

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

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

言，醒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白居易在這段期間，沉醉在「懶放之心，彌覺自得」的另一番情境之中，無意於

社會、政治、名利的角逐。此時〈詠陶淵明詩〉，更體會出生命是可以達到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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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羈絆，可以無拘無束的自由開展。讀其詩而思其人，所以在第十二首〈效陶

潛體詩〉寫道：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為彭澤令，

在宦讒八旬。愀然忽不樂，挂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

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似酒養真。人間榮與利，

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

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其他不可及，且傚醉昏昏。（《全唐詩》卷

四二八、頁四七二一）。 

 

不過白居易真正較深入地了解陶淵明，在精神上契合陶淵明是在他被貶謫到江州

之後。白居易被貶謫的江州，即今江西九江，陶淵明的故里柴桑即在江州。地域

的巧合，再加上昔日的印象，使白居易對陶淵明產生極大的愛慕與熱情；於是，

他開始全心全意地擁抱陶淵明。我們且看他在江州司馬任上寫的〈題潯陽樓〉詩：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潰閒。今朝登此樓，

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鑪峰煙。

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熟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

俯仰愧江山。（《全唐詩》卷四三０、頁四七四０）。 

 

在這首詩中，白居易讚美陶淵明與韋應物，在文采的背後還包含著對兩人高風亮

節的人格欽慕，而陶、韋之所以能如此，在於大塊所假之文章，登潯陽樓眺望的

白居易，豈能不思與之同調。生活在江州的白居易，沈浸在陶淵明的氛圍中，愈

覺得自己與陶淵明的關係日漸密切。他在〈訪陶公舊宅〉詩中序文寫道： 

 

余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上閒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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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白居易對陶淵明的欽慕與重視，由此段序文可知。但從此詩的內容，更可以看出

白居易期盼自己能師法陶淵明的傾向。詩云：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鳴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

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

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

斯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

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

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圍。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

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

使我心依然。（《全唐詩》卷四三０、頁四七四０）。 

 

此詩對於陶淵明的不慕榮利、安於貧窮的堅持，一再稱羨，雖然兩人相隔五百年，

但柴桑的人、事、物對白居易而言，都有著一份因陶淵明而產生的親切感。 

白居易對陶淵明的嚮往與有意的效法，連劉禹錫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劉禹

錫在〈和樂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和拙句寄今辱蝸蟻妍詞見答因成小巧以取大

咍〉一詩中說： 
 

永日無人事，芳園任興行。陶廬樹可愛，潘宅雨新晴。……（《全唐

詩》卷三六二、頁四０九二）。 

 

又〈答樂天戲贈〉也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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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聲名白侍郎，風流雖老尚難當。詩情逸似陶彭澤，齋日多如周太

常。……（《全唐詩》卷三六０、頁四０六四）。 

 
雖然劉禹錫貶謫至朗州，因地域的巧合，追尋屈原之遺風，白居易謫至江州，

慕陶潛之亮節而有所不同，但對於這兩位謫居異地的詩人，長安那座具有象徵意

義的故鄉，卻同是是永恆的執著。劉禹錫如此，白居易亦如此。在後者的詩句中，

頻頻出現「夜夢歸長安，見我故親友」、「春來觸地故鄉情，忽見風光憶兩京」、「為

問長安月，誰教不相思」15的字句，另外從〈自江州司馬援忠州刺史仰荷聖澤聊

書鄙誠〉一詩，也可以看出他的無奈，及其對世事的調侃： 
 

炎瘴拋身遠，泥塗索腳難。網初鱗撥刺，籠久翅摧殘。雷電頒時令，

陽和變歲寒。遺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

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全唐詩》卷四四０、頁四九一０）。 

 

曠達如白居易都已如此，執著如劉禹錫對長安的依戀當然就更強烈了。白居易任

江州司馬近三年的時間，後來得到好友崔群的幫助，在元和十三年（西元八一八

年）升任忠州刺史，忠州為今日四川忠縣，白居易在忠州住了近兩年的時間，在

元和十五年（西元八二０年）夏奉召回長安任司門員外郎。十二月援主客郎中之

職，並知制誥。紛擾的長安政局，令白居易起了離開的念頭，在穆宗長慶二年（西

元八二二年）他便赴杭州任刺史。在杭州待了愉快的三年，在敬宗寶歷元年（西

元八二五年）轉赴蘇州刺使。同樣的這段期間，劉禹錫從朗州回到長安，旋即被

貶連州刺史。元和十四年十一月（西元八一九年），劉禹錫因母喪，奉柩返洛陽，

直到穆宗長慶元年十月（西元八二一年），任夔州刺史，夔州為今四川奉節。長

慶四年夏（西元八二四年）劉禹錫轉任和州刺史，和州是今日安徽縣和縣。在這

段漫長奔波的歲月中，劉禹錫與白居易幾乎如參星、商星一般，錯過相見的機會。 

參、驀然回首、無雨無晴的晚年時期 

直到敬宗寶歷二年（西元八二六年），白居易以病免蘇州刺史，劉禹錫罷和

                                                 
15
三詩分別見《全唐詩》，卷四三三〈夢與李七庾三十三同訪元九〉，頁四七九五；卷四四０〈春

來〉，頁四八九九；卷四三九〈山中問月〉，頁四八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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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刺史，二人在返洛陽途中相遇於揚州。在酒席上感慨萬千的白居易，即席寫了

一首〈醉贈劉二十八使君〉詩：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

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

折太多。（《全唐詩》卷四四八、頁五０三八）。 

 

劉禹錫當場也寫了一首答詩〈酬樂天揚州初逢席上見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作爛柯

人。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

長精神。（《全唐詩》卷三六０、頁四０六一）。 

 

五十五歲的劉禹錫與白居易，浮沉宦海，歷經人生最輝煌、最凶險的壯年，一朝

相遇，互相欣賞疼惜之情立刻湧現。白居易說：「亦知命被才名折，二十三年折

太多」。從貞元二十一年到寶曆二年，前後恰共二十三年。白居易委婉地表示對

劉禹錫的同情與讚美。劉禹錫的詩接下去說：「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年棄置

身。」這一來一往間，兩人的推心置腹已顯而易見。詩最後又說：「今日聽君歌

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劉禹錫在白居易的熱情關懷下，表示要振作起來，重

新投入生活。 

劉禹錫與白居易在揚州一起同遊棲靈塔，並留下詩作，劉詩題為〈同樂天登

棲靈寺塔〉：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闌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

看。（《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二一）。 

 

白詩題為〈與夢得同登棲靈塔〉：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 

 

74

層。（《全唐詩》卷四四七、頁五０三六）。 

 

劉、白同遊揚州，結伴北返。從此在人生的旅途上「步步相攜」、「共憐筋力」，

相知相惜。自此之後，劉、白酬唱作品遂多。 

唐文宗大和二年（西元八二八年），劉禹錫為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白居

易任刑部侍郎，兩人俱居長安，酬唱作品往返不絕。白居易寫〈聞新蟬贈劉二十

八〉，詩云： 
 

蟬發一聲時，槐花帶兩枝。只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白髮生頭連，

青雲入手遲。無過一杯酒，相勸數開眉。（《全唐詩》卷四四九、頁五

０五九）。 

 

劉禹錫看到白居易詩時，亦寫了一首〈酬樂天聞新蟬見贈〉回應： 

 

碧樹鳴蟬後，煙雲改容光。瑟然引秋氣，芳草日夜黃。夾道喧古槐，

臨池思垂楊。離人下憶淚。志士激剛腸。昔聞阻山川，今聽同匡床。

人情便所遇，音韻豈殊常。因之比笙竿，送我遊醉鄉。（《全唐詩》卷

三五五、頁三九八七）。 

 

經過了一年之後，蟬聲再次響起，劉禹錫憶起去年此時，白居易仍在長安，今年

又聞蟬聲，白居易已於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至洛陽，聚少離多，不勝感慨，

又寫了一首〈始聞蟬有懷白賓客去歲白有聞蟬見寄詩云祇應催我老兼遣報君知之

句〉： 

 

蟬韻極清切，始聞何處悲。人含不平意，景值欲秋時。此歲方晼晼，

誰家無別離。君言催我老，已是去年詩。（《全唐詩》卷三五八、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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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二九）。 

 

在洛陽接到此詩的白居易，面對匆匆又過一年，無計可施的惆悵，又題了一首〈答

夢得聞蟬見寄〉回應： 

 

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貌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槐花新雨後，

柳影欲秋天。聽罷無他計，相思又一篇。（《全唐詩》卷四五０、頁五

０七八）。 

 

好友相隔兩地，終究不能無憾，所以劉禹錫在白居易要出發到洛陽任職時，寫下

〈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說： 

 

鼎食華軒到眼前，拂衣高謝豈徒然。九霄路上辭朝客，四皓叢中作少

年。他日臥龍終得雨，今朝放鶴且沖天。洛陽舊有衡茆在，亦擬抽身

伴地仙。（《全唐詩》卷三六０、頁四０六四）。 

 

詩中預告了不久之後，劉禹錫必將選擇洛陽作為長居之地。果然在唐文宗開成元

年（西元八三六年），劉禹錫亦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身分，與白居易相聚洛陽。 

人生得一知己之難，難於上青天；看到劉禹錫與白居易的唱和之作，同喜同

悲的情懷，令人稱羨。大和五年（西元八三一年）六十歲遭喪子之慟的白居易，

寫下〈哭崔兒〉、〈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二詩：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為異物，常憂吾不見成

人。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

鄧攸身。 

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世間此恨偏敦我，天下何人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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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蟬老悲鳴拋蛻後，龍眠驚覺失珠時。文章十帖官三品，身後傳誰

庇廕誰。（《全唐詩》卷四五一、頁五一００）。 

 

聽到消息的劉禹錫，馬上寫了〈吟白樂天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 

 

吟君苦調我霑纓，能使無情盡有情。四望車中心未釋，千秋亭下賦初

成。庭梧已有棲雛處，池鶴今無子和聲。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

一枝生。（《全唐詩》卷三六０、頁四０六四）。 

 

劉禹錫此詩充滿了對白居易遭遇的憂傷與同情，除此之外，更對好友有著百般的

安慰與期待。經過喪子的白居易，對劉禹錫的感謝及依賴，愈來愈明顯。在〈寄

劉蘇州〉詩中，他說：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

時。泣罷歲迴深自念，情來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卻蘇州

更有誰。（《全唐詩》卷四四九、頁五０七０）。 

 

他們互相扶持，度過悲傷，他們也一樣能同醉同狂，共享歡娛。白居易〈醉中重

留夢得〉詩云： 

劉郎劉郎莫先起，蘇台蘇台隔雲水。酒醆來從一百分，馬頭去便三千

里。（《全唐詩》卷四五０、頁五０八四）。 

 

而劉禹錫也不甘示弱地寫了〈醉答樂天〉： 

 

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故人今轉稀。莫嗟雪裏暫時別，終擬雲間相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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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二二）。 

 

等到劉禹錫到了洛陽，兩人的聚會就更狂放了。白居易有〈贈夢得〉一詩： 

 

前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

對酒交相勸。為我盡一杯，與君登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

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全唐詩》卷四五九、頁五二一八）。 

 

另外一首也是〈贈夢得〉詩中說： 

 

年顏老少與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聾。放醉臥為春日伴，趁歡行入少年

叢。尋花借馬煩川守，弄水偷船惱令公。聞道洛城人盡怪，呼為劉白

二狂翁。（《全唐詩》卷四五六、頁五一七七）。 

 

對於這份遲來的友誼，白居易除了感歎造化弄人之外，卻是十分珍惜的，在他的

〈夢得前所酬篇有鍊盡美少年之句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句答之〉一詩中說： 

 

鍊盡少年成白首，憶初相識到今朝。昔饒春桂長先折，今伴寒松最後

凋。〔昔登科第，夢得多居先，今同暮年，洛下為老伴〕生事縱貧猶

可過，風情雖老未全銷。聲華寵命人皆得，若箇如君歷七朝。〔夢得

貞元中及今，凡仕七朝也。〕（《全唐詩》卷四五八、頁五二０二）。 

 

天下終究沒有不散的宴席，劉禹錫仍較白居易更早撒手於人世；孤獨無友的白居

易，寫下悲愴至極的〈感舊〉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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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叔墳荒草已陳，夢得墓溼土猶新。微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

春。城中雖有故第宅，庭蕪園廢生荊榛。篋中亦有舊書札，紙穿字蠹

成灰塵。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後，一枝

蒲柳衰殘身。豈無晚歲新相識，相識面親心不親。人生莫羨苦長命，

命長感舊多悲辛。（《全唐詩》卷四五九、頁五二二三）。 

達觀如白居易，在知己一一凋零後，其感傷無人能訴；昔日劉禹錫尚能與他分享

快樂，分擔憂愁，劉禹錫一死，他的憾恨，累積到最深，化為〈哭劉尚書夢得〉

二首，令人讀之鼻酸。詩云：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

頭。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

地下遊。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脣亡齒亦

枯。窅窅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挂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

相見無。（《全唐詩》卷四五九、頁五二三四）。 

結語 

唐代的詩人多在互動中從事創作，從劉禹錫與白居易的一生，可以明顯觀察

出來。影響詩人創作的原因很多，除了所處的時代環境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詩人

本身的個性及其生活際遇。大多數的研究者都將目光的焦點擺在時代環境的共

相，其實，每位詩人個別的殊相，更值得研究者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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